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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

双重边缘化中的人际支持
———新生代农民工社交媒体使用研究

刘　婷，白淑英
哈尔滨工业大学 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　１５０００１

　　摘　要：如今，以ＱＱ、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迅速普及，日益成为人们的一种社交生

活方式，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同样如此。在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聚焦新生代农民

工的社交媒体使用，则会发现社交媒体所发挥的独特功能：复愈新生代农民工童年时期与

血缘群体断裂的情感支持；密切和地缘群体因时空而疏离的多重支持；维系和业缘群体因

流动而不确定的信息支持；建构和趣缘群体在虚拟空间产生的认同支持。在此过程中，社

交媒体和这些关系群体糅合为一体，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掌上新家、电子同伴、信息线人

和秘密“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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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年龄在１６
岁以上的农业户籍人口［１］。随着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进城农民工的主体，并将成为

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２０１６年我国农民工总数为２．８亿人，其中新
生代农民工占比为４９．７％［２］。

学界提出“双重边缘化”概念来描述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境况。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

代农民工没有务农的经历，且他们对城镇的认同要远远大于对农村的认同，但受到个人技能、社

会制度的制约，他们无法融入城镇，想退回农村，又缺少务农经验。他们在传统乡村社会中处于

边缘，在城市中也处于边缘，即处于城市和乡村“双重边缘化”的境地［３］。

一些学者提出了改变新生代农民工双重边缘化状态的措施，如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农民

工权益等，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４］。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深刻认识新生代农民工的生



活境遇，解决他们的社会融入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我们更为关心的是，这种双重边缘化给新生代农民工的微观生活带来了何种影响；面

对双重边缘化困境，他们是坐等社会制度和政策的改变，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更多社会支

持，以应对或缓解双重边缘化给他们的心理与生活带来的压力。

近年来，ＱＱ、微信等社交媒体迅速普及，这一新的交流手段或许有改变新生代农民工双重边
缘化生存状态的可能。因此，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社交媒体的使用为切入点，以社会支持理论为

基石，探究社交媒体在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双重边缘化境遇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二、研究方法和样本情况

在对社会支持主体的研究中，Ｔｈｏｉｔｓ认为，家庭成员、朋友、同事等都是给予个体社会支持的
重要主体［５］。Ｐｏｅｌ认为，社会支持的主体包括国家、社团和个人３个层次［６］。贺寨平则把社会支

持主体界定为更宽范围的“社会网络”，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网络［７］。

对社会支持类型的划分则不尽相同。Ｗｅｌｌｍａｎ等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将社会支持分为感情
支持、小宗服务、大宗服务、经济支持、陪伴支持５种［８］。Ｃｏｅ等将社会支持分为归属性支持、满
足自尊的支持、物质性支持和赞成性支持４种［９］。Ｃａｍｐｂｅｌｌ等则将社会支持分为情感性支持、网
络支持、满足自尊的支持、物质性支持、工具性支持和抚育性支持［１０］。

借鉴前人的社会支持理论，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中心，分析他们在社交媒体中与家人、老

乡、同事及趣缘群体的交往状况，重点探讨其在与不同关系群体的互动交往中所获得的情感支

持、工具性支持、社交支持和认同支持。

由此，笔者访谈了１８位新生代农民工，访谈分别在２０１７年２月和１１月进行。访谈对象均来
自四川省，他们的父母多为老一代农民工，童年时期大多有过留守经历。

访谈中我们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双重边缘化，除了 “无法认同城市社会，又减弱了对农村

社会的认同”的身份认同困境外［１］６３，在社会支持方面也呈现出双重边缘化特征———从乡土社会

旧有关系群体中获得的支持不足，从城市社会新关系群体中也难以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而新

生代农民工通过使用社交媒体则能获得或强化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复愈与血缘群体的情感支

持，密切与地缘群体的多重支持，维系与业缘群体的工具性支持，构建与趣缘群体的认同支持。

三、掌上新家：断裂中复愈的情感支持

血缘关系是社会的基本关系，而在诸多血缘关系中，家庭关系是最基本的。李强认为，就社

会中的个人所能获得的支持而言，“来自家庭成员的个人支持作为社会支持的方式之一，在相当

长的时期内，其对家庭其他成员的心理扶助作用是其他类型社会支持所无法替代和比拟的”［１１］。

家庭成员共同生活、频繁沟通，因此往往能及时给予亲人以关怀、劝慰，为其提供足够的情感

支持。

访谈中我们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获得的来自家庭的情感支持面临被边缘化的状况：由于家庭

０７ 南 京 邮 电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８年



成员尤其是父母的长期缺席，亲人间本应融于日常生活的情感联系处于一种断裂状态。对于新

生代农民工而言，最应该给他人提供情感支持的亲人并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理解与关怀。这与

新生代农民工的童年留守经历相关。在１８位受访者中，有１６位受访者的父母在其童年时期常
年外出打工，有２位受访者的父亲或母亲常年在外打工。他们绝大多数是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
婆抚养长大。可以说，他们务工前主要的情感支持来自隔代，父母在他们的记忆中如同过客。

“他们基本上就是过年回来一趟，有的时候是暑假回来，然后过年就不回来了，小时候我差不

多都不会让他们抱我。（小时候）提到爸爸妈妈这个概念，我感觉就是有点血缘关系，但并不是

亲密的亲人。”（受访者ＷＭ）①

“爸爸妈妈在我小的时候离开了屋里，然后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然后他们也是可能一年才

回来一次，但是我当时觉得也还好吧，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父母在外面，就觉得没啥子。然后跟他

们联系的话主要是靠电话，他们打电话回来主要是跟我外公外婆聊聊，比如屋头有啥子事情了，

他们外面的情况咋样，跟我打电话说的还是比较少，主要是让我在屋头里面好好学习，听话点，乖

一点，多帮屋头里面做点活。”（受访者ＴＪ）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走上了和父母类似的人生道路，需要互相依靠的城市生活就给彼此提供

了改善关系的可能。社交媒体为他们的交流提供了一个适宜的平台。１８位受访者中有１５位受
访者的父母在使用ＱＱ、微信等社交媒体，并且有１０位受访者一周至少和父母在社交媒体中互动
３次以上，彼此之间用分享链接、建群发红包、朋友圈点赞等方式进行更加随意、更为深入的
联系。

“我妈最近还让我帮她弄一个红包群，她特别喜欢发红包。然后她自己还会去弄那个啥子音

乐相册，然后把我爸爸、我和我妹妹的照片弄在一起配上音乐…… 她自己经常在微信上可能会

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啊，她就会转发到朋友圈里面，然后就是喊我们快点去看，一天到晚在微信

上面聊。”（受访者ＴＪ）
使用社交媒体时的轻松感和便捷感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与父母的交流更为顺利。受访者ＬＤ

回忆，自己的母亲是家里家外一把手，平时“很凶”，但是她在微信的家人群里却爱发一些段子和

搞笑的表情包，这使得一家人沟通的氛围比平时轻松许多。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使用社交媒体这一行为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种象征性仪式也有助

于弥合两代人的情感裂痕。

“我爸爸妈妈原先就不要我玩手机嘛，很不理解我玩手机，害怕影响学习，觉得会上瘾。但是

现在我教会他们玩了嘛，玩得比我还起劲，特别是天天缠着我给她发表情包，现在我们有个娱乐

就是天天在家里面的群里面发红包和表情包。”（受访者ＣＨＸ）
除了和爸爸妈妈进行沟通外，和爷爷奶奶、兄弟姐妹的联系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交媒体上

寻求情感支持的一部分。受访者主要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养育长大，他们对这代人的感情普

遍深厚，甚至超过了与父母间的感情。如ＷＭ已经去云南帮父母照顾生意两年多了，但她还是非
常想念年过七旬的爷爷奶奶。“他们辛辛苦苦从一岁把我养到那么大，我说出去就出去了，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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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没大人照顾，就一个妹妹，特别是在外面受委屈了就更想他们了。”ＷＭ差不多两三天就会和爷
爷奶奶微信视频一次，“能够看到他们现在咋样，就稍微放心点”。

但在联络感情的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在与爷爷奶奶的沟通中也存在刻意寻找或回避话题的

现象，这与代际差异和城乡隔阂有关。受访者ＴＨ从小也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但是她表示有时
跟他们聊天不知道说什么，“年纪大了，本来就有好多东西不晓得咋子跟他们说，而且城里面好多

东西跟他们说了也不懂，还不如不说”。

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与血缘群体的人际交往呈现出一种断裂中有维系、亲近中有隔阂的状

态。由于父辈一方长期缺席，新生代农民工得到的来自家庭的情感支持较少。随着新生代农民工

由乡入城，城市中互相依靠的共处生活或多或少填补了他们童年的情感空缺，社交媒体作为普遍使

用的媒介工具则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条传递情感的纽带。然而，由于童年时期父母缺席、代际差

异、城乡隔阂等原因，社交媒体对情感支持的作用还是有限。

四、电子同伴：疏离中密切的多重支持

在乡土社会中，地缘是仅次于血缘的关系。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乡村认同并不如他们的父

辈强烈，但地缘关系在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交往中也具有重要地位。

然而，外出务工使得这种地缘关系①面临地域的阻隔，因为几乎没有人留在农村老家，适龄

青年大多都奔赴全国各地打工去了。正在老家带孩子的 ＴＣＭ描述道：“家里面年龄差不多的都
不多了，周围几家的年轻人都出去了，还有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都跑得比较远，去外面挣钱去了。”

还有另外１１位受访者也反映了地缘群体的流散现象。在这种流散中，原有的社会支持也在
弱化。受访者ＬＪＡ认为，由于大家现在工作环境不一样，平时也缺乏联系，关系自然就淡了。

随着ＱＱ、微信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的普及，地缘群体间开始较多地使用社交媒体进行交
流，甚至还成立了同乡群、校友群以巩固地缘关系。在外务工８年的 ＺＹＹ就陈述了这一现象：
“刚开始出来那会儿（２００９年）和他们经常打电话，但是后来慢慢就不咋子打嘛，大家各有各的事
情也不方便，慢慢也聊不拢了。但是在网上遇到了，看到他们也在线，偶尔还是会聊哈，问他们在

哪里上班，现在咋样。”尽管在一些受访者看来，这种联络是因人而异的，但社交媒体的出现的确

便利了信息交流和情感沟通。在这种沟通中，部分地缘群体为他们提供了情感支持、社交支持、

认同支持和工具性支持等社会支持。

受访者ＬＤ高考落榜后离家外出，现在在云南帮卖小炒的父母打杂。除了父母和周围几个
门面的老乡外，她在那边基本没有熟人。只要闲下来，ＬＤ就会玩手机，和老家几个要好的初中、
高中同学用ＱＱ聊天，甚至每天趁同学有空的时候专门给她们打电话，“主要是在这边不习惯，也
想她们嘛，就跟她们讲讲心里话，摆龙门阵，跟她们一起比较好耍”。

Ｐｒｏｃｉｄａｎｏ等的研究显示，由青少年到成年，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向同龄人而不是父母寻求
情感支持［１２］。８位受访者都表达了类似的感受———地缘群体的同龄朋友最多，也往往能够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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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更为贴心的关怀，而线上沟通较为方便、省钱，因此许多新生代农民工都会选择利用社交媒

体向地缘群体寻求情感支持。

除了向地缘群体中较为亲密的伙伴寻求情感支持外，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交媒体上还会向更

多同乡寻求认同支持和社交支持。借助手机等媒体，昔日的同学、邻居也成了在异乡的电子同

伴。受访者ＷＭ道出了日常喜欢跟同乡网上聊天的原因：“主要是一个地方的人嘛，而且也是从
小一起长大的，就想看看她现在在干些什么，走了啥子路，这样可以看一下自己走的路有没有问

题，以后也可以参考一下。”ＷＭ还喜欢在闲暇时群发消息给自己的同学、朋友，然后看谁先回复，
再用这种方式和他开启一段聊天。谈到这点她有些不好意思，“在外面太无聊了嘛，想找人说话，

感觉同学比较可能回复你”。

此外，同乡也成为信息与机遇的来源，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工具性支持。受访者ＬＪＡ就谈到
了在用 ＱＱ聊天时老乡带给他的帮助，“比如 ＹＣＨ（初中同学）一起去广州找工作，之前我们
（ＱＱ）聊天他说想换工作，我也想过去，他原先就在那边打工嘛，就比较熟一点，还给我介绍了两
个工作”。

总之，地缘关系是新生代农民工人际交往中较为亲近的一种关系。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保

障、工作条件、信息获取等方面不如一般城市工作者，因此同乡在他们社会支持网络中的地位更

高。社交媒体的即时性和多媒体性，使得地缘群体能够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多种社会支持。

五、信息线人：流动中维系的工具性支持

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流动过程中既需要维持在农村社会中形成的旧有关系，也需要在城市

生活中不断发展新关系，业缘关系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业缘关系更倾向于提供实际的工具

性支持，比如工作信息分享等，社交媒体在维系这类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新生代农民工初到城市时，父母是带领他们安家落户的领路人，那么之后结识的业缘

关系群体，则可能为他们打开新世界的大门。有５位受访者都存在类似经历，因为某些业缘关
系，其融入城市的程度和工作状况都发生了很大改变。

受访者ＴＨ１６岁初中毕业就去佛山市打工，一开始是进厂，后来觉得流水线工作太过压抑，
就辞职去超市工作，并认识了附近手机专柜的促销小哥。在小哥的介绍下，她做起了手机销售，

有了很多不一样的经历：第一次学会使用微信，第一次单独租房，第一次领到了４０００元一月的
“高薪”。她至今都对遇到的同事心存感激：“现在都感觉很感谢我第一份销售公司，感觉给了我

一个很好的平台，很幸运，跟同事学了很多，现在都不后悔一个人去了那个地方。”

但业缘群体的这种工具性支持并不稳定，曾在广东一家雨衣厂工作的 ＬＸ认为，“同事之间
平时上上班、耍一耍就可以了，不用太当真……明年又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新生代农民工工

作的不稳定性使得同事关系也处于变动之中。《人民日报》曾刊文指出，农民工短工化现象近年

来愈发明显，农民工的工作处于快速变动的状态［１３］。因此，业缘关系能够为新生代农民工带来

城市生活与工作中的工具性支持，同时这种支持也受到人员流动的影响。

ＱＱ、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存在使得这种工具性支持在流动中更易被维系。受访者ＬＪＡ自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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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中毕业外出打工至今已换了９份工作，对此他说：“过年回去就想顺便换份工作嘛，有的工作
干了几个月就想换。”换了工作之后，也会留下同事的ＱＱ，虽然平时很少联系，但逢年过节还是会
群发一下祝福语，“主要是想保持一下联系嘛，想跳槽了也可以问一下他们那边工作咋子样了，问

一下他们就不用自己白跑一趟”。另外一位受访者 ＴＨ现在的工作就是因业缘群体而获得的，
“我就看到朋友圈里面之前的同事，他在发那个 ｖｉｖｏ招人的信息，差不多是管一个片区的嘛，是
去负责培训啊、考察之类的，然后我就面试去了”。

早在１９７３年，格兰诺维特就提出了人际关系中的强关系和弱关系理论，认为弱连接在提供
可能的机会时，是更加重要的资源［１４］８４。尽管在如今新生代农民工的“旅游式打工”中，同事关系

成为一种不确定、流动的弱关系，但它拥有比“强关系”更高效的传播效率和更宽广的传播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和作为“弱关系”的业缘群体联系时，ＱＱ、微信等社交媒体发挥了巨大作用。
ＴＪ对此深有感受，在与不熟悉的人沟通时，社交媒体的亲和感和延迟性能够促进彼此间的有效
交流，“相比于打电话而言，（ＱＱ）就更加随和一点，你打电话的话就别人问一句，你就必须回答一
句，其实有些问题别人问你，你自己考虑一下，再回答是更好的，所以电话感觉更严肃。因为有些

换别人回答你，你不好好想清楚，你再回答怕得罪别人。你这次来找我帮忙，如果是电话，我听不

太懂你让我帮啥子忙，我可能就直接会不同意。但是我在ＱＱ上我们就可以慢慢地问，也可以想
好咋子回答我”。

总之，血缘关系能够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生存下来，但要超越父母一辈的发展路径，业

缘关系往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特殊性而言，由于其工作的流动

性较强，他们和业缘群体彼此间的工具性支持和社交支持很难促成亲密关系的形成。社交媒体

凭借其交流的亲和感和延迟性，成为维持这种没有过多感情成分的工具性支持的适用手段。

六、秘密“后台”：虚拟中构建的认同支持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交媒体中交往的另一类独特群体———趣缘

群体。所谓“趣缘群体”就是以共同的兴趣爱好为纽带集合起来的一群人。趣缘群体从古至今

都存在，但一般在城市中较多，乡土社会的有闲时间较少，所以趣缘群体较少存在。

蔡骐指出：“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及应用的更新换代，现实社会中零散而小众的趣缘群体如今

正在网络虚拟社区中蓬勃生长。”［１５］我们的３位受访者也加入了以社交媒体为依托形成的虚拟
趣缘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存在专门的趣缘关系群体，自然无法得到这一群

体的社会支持。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结识趣缘群体的可能，使得他们能够获得相应的认同支持。

受访者ＴＣ今年２１岁，他从初中起就迷恋上了网络游戏，最喜欢“英雄联盟”。时间一久，许
多游戏中经常组队的战友也彼此交换ＱＱ，以便辅助配合作战。ＴＣ描述道：“我们可以在 ＱＱ上
面一起开语音打（游戏）配合。还有一个聊天的群啊，可以一起聊一聊这个事情，聊这个英雄联

盟的技巧嘛，其他事情很少聊，就是很纯粹的网友，假如你哪天不玩那个游戏了，可能就淡了吧。”

因为游戏走到了一起，又因为游戏有了维系关系的共同话题，ＴＣ所加入的游戏迷群体本身
就是一个趣缘群体。这个群体的核心价值就是对“英雄联盟”这款游戏的认同，而彼此之间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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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交流的内容，也在传达或者确认这样一种认同，形成了某种心理支持———认同支持。但

这种支持作用如何，还是因人而异。

另一位受访者ＬＤ从高一开始追星，疯狂迷恋韩国组合ＥＸＯ，为了帮助偶像做更多的事情，
ＬＤ在ＱＱ上加入了好几个相关粉丝群，其中一个为专辑代购群，另一个为打榜群。据 ＬＤ描述，
粉丝们在群内都很活跃，“我们都是很迷 ＥＸＯ嘛，每次出了新专辑的时候，大家相互一起买新专
辑，统计名单，专门从韩国找人代购。另外，我还加了打榜群，里面差不多好几百个人，组织得也

比较好，分为注册组和投票组，主要是新专辑、新单曲出来的时候，大家每天帮着偶像各种打榜，

好多时候手机、ｐａｄ、电脑都开起来弄，也会怂恿自己的亲戚啊或者同学来投”。
受访者ＬＤ借助社交媒体活跃于虚拟社群之中，展示出在现实生活中难以畅快表现的真实

面。她之所以投入到这个群体，也和她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被身边人理解的一面能够在这里得到

认同有关。

戈夫曼的戏剧理论将日常生活看作舞台表演的前台与后台。他认为，前台是个体在表演期

间有意无意使用的、标准的表达性装备。在前台，人们所呈现的形象往往受制于社会规范。后台

是相对于前台而言的，掩饰前台不能呈现的事物、为前台正式表演做准备的场合，人们会把他人

和社会不能或难以接受的形象隐匿在后台［１６］２２。受访者 ＬＤ遵守社会主流秩序和交往规则的现
实生活则是前台，而在社交媒体上能够暂时展现某一方面天性的虚拟社区则可以被视为后台。

社交媒体本身的隐私性给这一后台平添了某种不可言喻的魅力。尽管互动的网络平台是虚拟

的，但支撑这一群体存在的认同感却是客观实在的。在面对虚拟空间的趣缘群体时，借助社交媒

体的虚拟性和链接性，新生代农民工徜徉在不受现实拘束的秘密后台。

七、结语

从微观层面看，“双重边缘化”不仅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了“留不住城，返不了乡”的失落，还

间接导致了其社会关系的疏离和孤立，直接地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和日常生活。面对双重边缘化

给自己带来的影响，新生代农民使用社交媒体，获得与强化各种社会支持，缓解了心理的紧张和

生活上的压力。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社交媒体虽有益于使用者获得、强化各种社会支持，但媒介只是一种镜

像，支配其产生作用的是更加深邃的现实。和其他群体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独有的社会处境和生

存现实就是“留不住城，回不了乡”的双重边缘化状态。作为一种工具，社交媒体具有双重作用，

使用者既可能利用这一通讯手段让自己的生活更为美好，同样也可能因此而逃避生活，或者放大

人生的缺陷。在这个方面，本文受到研究框架和视野的限制，未来还有待更多研究去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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